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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独有的冷冽幽光，仿佛能穿透千年

的悠悠岁月。吉林省博物院的展柜中，陈列

着一面来自唐渤海国时期的古老铜镜，名为

“贴银鎏金珍禽瑞兽菱花镜”，它来自千年前

被称为“海东盛国”的渤海国王城中京显德

府，即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西古城。当

沿着吉线G331这条壮美入梦的道路，看遍

和龙的绿水青山，领略渤海风情时，刹那间

仿佛穿越了时空，踏入历史镜中的世界……

一

镜照西古城，映出的是一段渤海国今

昔。“贴银鎏金珍禽瑞兽菱花镜”从和龙龙海

墓区M13号墓中“苏醒”后，即使时隔千年，

那八瓣菱花的轮廓如同初见时分明，边缘

“缠枝花”的每一道曲线都清晰可见。镜背

中心的神兽钮微微隆起，仿佛依旧驮负着渤

海古国的文明。珍禽振翅欲飞的姿态凝固

在鎏金之上，瑞兽的形体也充满动感，究竟

是大唐哪位能工巧匠，还是渤海国的技艺高

手，把这金属锻造成了光影交织的独特器

物，如今已无从知晓。然而后人依旧能感受

到铜镜神异图画中所蕴含的匠心温度。

更令人惊奇的是，“贴银鎏金珍禽瑞兽

菱花镜”系着的绶带虽早已褪去华彩，却依

旧保留着当年的模样，没有朽化。这不禁让

人猜想曾有怎样的容颜在它的映照下梳绾

青丝，将青春与韶华都托付给了这方无比精

美的铜镜。

从和龙启程驱车大约半小时，便踏入西

古城的广袤旷野中，秋阳之下层层稻浪翻滚

不息，宛如一片金色海洋，泥土的清新与稻

穗的醇香在风中相互交融；远处山脉连绵，

恰似黛色的眉弯，正应了古人“晓峰眉状绿，

秋波镜般亮”的美妙意境。

站在田埂上远眺，西古城的轮廓隐约可

见，残存的城墙淹没在稻穗之中。走上古色

古香的木栈道，古城遗址边缘处的天地忽然

变得辽阔而寂静，“渤海中京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的牌子映入眼帘，风掠过耳际，仿佛带

来了渤海古国的市井喧闹与马蹄声声。

1984年版《和龙县文物志》记载渤海国

时期和龙全境由中京显德府管辖，中京地区

是当时渤海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新

中国成立后和龙全县境曾发现大量渤海国

时期的遗迹遗物，出土的各类文物显现了这

个古国的繁荣景象。和龙地区的渤海城址

共有十几处，其中位于头道平原中北部的

“西城乡西古城”经过众多专家学者多年来

一系列严谨细致的考证研究，通过各种历史

文献查阅对比，再到考古挖掘和对文物的深

入分析，最终证实这座古城遗址就是历史上

赫赫有名的渤海中京显德府的府址。

时光荏苒，繁华落幕，西古城遗址入选

“200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0年

10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申报渤海中京考

古遗址公园，正式通过国家文物局的立项批

准，2013年，被评为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

时光流转，王朝更迭，山河依旧，静默如初。

眼前的一草一木、一石一瓦，都在诉说着这

片土地不曾褪色的遥远记忆。

千年前的渤海国人或许正临窗梳理，铜

镜里映出窗外的宫阙与远山。这面镜本就

是历史的瞳孔，默默注视着一个王朝的晨

昏。

二

镜照西古城，映出的是一座古国王城的

旧影。698年，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率领部

众在今敦化一带建立“震国”。713年，唐朝

派遣崔忻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

渤海郡王，领忽汗州，并加授忽汗州都督。

从此渤海成为大唐的藩属国，历代渤海君主

均被册封为渤海国王。

渤海国全面效仿唐制，汲取中原先进文

化与生产技术，国力日益强大，发展迅猛，共

传15世，历时229年，其最鼎盛时期“地方五

千里，户十余万，胜兵数万”，设置5京、15

府、62州。渤海都城最初设在今敦化的“旧

国”，742年，渤海国第三代国君、文王大钦

茂将王都迁至今和龙的中京显德府，从742

年到756年的这14年间，大钦茂一直在此生

活。《新唐书·渤海传》中记载有“南为中京，

曰显德府，领卢、显、铁、汤、荣、兴州”的描

述，其中记载了“卢城之稻”这一贡品。卢州

在渤海中京显德府域内，城外所种水稻即香

气袭人的“卢城之稻”，并通过朝贡道贡往大

唐长安。如今，历经千年沧桑，和龙肥沃黑

土地里仍孕育着这种口感绝佳的稻米。

1984年4月20日到6月22日，延边朝鲜

族自治州文管会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

馆的工作人员，开展历时60余天的田野作

业，对全境历史文物开展普查，并对西古城

进行了详细测量，对西古城有了更清晰的认

知：千年之前，西古城内外城墙高大雄伟，夯

土层层叠叠，如巨人的臂膀将整座城池环

抱；呈长方形的外城南北约730米、东西约

630米的宽度，收纳着市井的喧嚣；2720米

的周长丈量着王朝的胸襟。内城位于外城

中部偏北之处，同样呈长方形，南北为310

米，东西为190米，周长1000余米，分布着五

座宫殿址，宫殿遗址的柱础仍在地下沉睡，

仿佛还在支撑着当年中京显德府的琼楼玉

宇。

城内出土了宝相花纹砖、绿釉柱座、绿

釉瓦以及青灰色板瓦、筒瓦、莲瓣纹瓦当、鬼

面建筑饰件残件等各类建筑构件。西古城

的布局与出土文物使人遥想当年王都宫殿

的华丽与宏伟，建筑特征与大唐相仿。多年

来，西古城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多数

收藏于延边博物馆和吉林省博物馆。西古

城的建筑形制与出土遗物与黑龙江省宁安

县渤海镇的“上京龙泉府”遗址、吉林省珲春

八连城的“东京龙原府”遗址相比，风格也是

一脉相承的。据此推断它们应当建于同一

年代，即渤海国第三代王大钦茂在位时期。

西古城周边分布着獐项古城、蚕头城、

圣教古城、河南村古城、八家子南山山城、杨

木顶子山城等。这些平原城与山城皆坐落

于西古城四周的大小河口，或是通往各地的

交通要道及附近的山上，起到了拱卫西古城

的作用。它们应是西古城的卫城，同时也是

中京显德府所领6州30县中的部分州县址。

还是千年之前，“贴银鎏金珍禽瑞兽

菱花镜”或许被放置于中京显德府，照着

春日清晨悠悠开启的城门，远方传来归国

的朝贡队伍清脆的马铃声，他们携带着中

原的丝绸与物产走向宫城；又或许照着正

午时分热闹的市集，大唐商人与渤海国之

民正热烈地讨价还价，粟末靺鞨方言与中

原雅言相互交织；还或许照着黄昏之际千

家万户炊烟袅袅升起，与宫阙灯火融为一

体。

如今，稻浪漫过曾经的街巷，田埂覆盖

了昔日的宫墙，唯有黑土地铭记着这里在古

镜之中，有过怎样的车水马龙。

三

镜照西古城，映出的是一片渤海墓葬群

的千古之谜。站在西古城遗址边，远山亦如

千年前悠远，自然的生机与历史的静默在此

交织。和龙这片土地下掩藏着众多渤海时

期的墓葬群，其中龙头山、北大、龙海、长仁、

明岩等墓群都以面积广阔、墓葬密集著称，

“贴银鎏金珍禽瑞兽菱花镜”就出土于龙海

墓群。

当这面菱花铜镜被考古人员小心翼翼

地捧起，原本光滑的镜面早已失去光泽，但

镜背的珍禽瑞兽纹样显示出几分盛唐神

韵。遥想千年前墓主人身着渤海之服，衣袂

上绣着与镜背同样精致的纹样，那昔日曾映

照过的容颜与锦绣衣冠，皆被时光悄然带

走。

这面镜子所引发的困惑同样跨越了千

年时光。这般精致无比的铜镜一定价值不

菲，其来源只有两处：朝贡路上带回的唐朝

御赐之品，抑或渤海工匠仿照唐朝技艺打造

的皇室用品。龙海墓葬群所埋葬的必然是

渤海皇亲国戚，这位墓主人生前是否得渤海

王族的赏赐，从而拥有了这面珍贵的铜镜？

那么，铜镜最初的主人究竟会是谁呢？

在龙海墓葬群以西约500米处便是著

名的龙头山墓区，曾出土了金光闪闪、有如

意云朵折枝花纹的三叶形金冠饰及雕有五

叶花草纹的金托玉带銙等一批渤海国时期

的珍贵文物。这里长眠着一位渤海国的公

主。1980年，贞孝公主墓在此处被发现，证

实龙头山墓区是渤海王室贵族专用墓地。

龙海墓葬群与龙头山墓区相距如此之近，埋

葬于此之人的身份想必也非同一般。

1981年4月12日《延边日报》以“延边博

物馆历史组”的集体之名报道了一则生动的

考古信息，题目是《我州考古工作的重大发

现》，副标题为“在和龙县龙水公社发现贞孝

公主墓，首次发现渤海壁画”，文章介绍“去

年十月，我州考古工作者在和龙县龙水公社

发现了唐代渤海贞孝公主墓。墓内有石碑

一方，甬道及墓室内有壁画。这是关于唐代

渤海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

时至今日，贞孝公主墓的发现仍是渤海

考古史上的重大事件，因其壁画是目前唯一

一套渤海国时期墓室壁画，考古价值不可替

代。壁画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色彩鲜艳，仿

佛能够缓步走下来向世人讲述当年渤海国

的繁荣，奏响昔日朝乐笙歌。

贞孝公主墓碑历经岁月仍保存完好，碑

文清晰可辨。墓志记载贞孝公主于渤海国

“大兴五十六年夏六月九日壬辰”离世，同年

“冬十一月二十八日己卯陪葬于染谷之西原

礼也”，时年 36岁。墓志中称贞孝公主是

“陪葬”这一表述，透露出一个惊人的信息，

那就是在这个墓群之中存在着比贞孝公主

身份更为尊贵的王室成员墓葬。

贞孝公主墓地选址在一座南边窄而北

边宽的狭谷西山之上，这个狭谷大概就是渤

海国所称的“染谷”，而所谓的“染谷西原”指

的应该就是龙头山上那十多座古老的墓葬

区。对于贞孝公主到底陪葬于何人，学术界

有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学者推测，贞孝公主

陪葬的对象或许是她的伯父；另外一部分学

者认为既然使用“陪葬”这样的说法，葬于此

的必定是帝王级别之人，所以“染谷”这个地

方应该是大钦茂陵墓所在地。但当时大钦

茂还在世，贞孝公主“陪葬”的自然不是她的

父亲，会不会是她的母亲？然而，龙头山墓

区至今没有找到比贞孝公主身份还高的墓

葬，也没有发现她母亲和伯父的陵墓。她究

竟陪葬于哪一位重要人物，至今仍然是未解

之谜。

《和龙县文物志》中728个字的“贞孝公

主墓志并序”里记载，贞孝公主一生都是不

幸的：夫婿早亡，孩子夭折，郁郁寡欢，芳年

病故。这面镜子不知是否曾置于西古城公

主宫殿内，会不会是因再无尘世留恋之心，

公主将其转赠于好友？又会不会是公主离

世后，她的好友把这面华美的铜镜藏于妆

奁，带着对公主的怀念，最终随着葬仪沉入

黄土，成为连接古今的信物？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这一切皆化作了后人的想象，没有答案。

四

铜镜映照西古城，映射出的是一株神草

的前世今生。千年之后，凝望“贴银鎏金珍

禽瑞兽菱花镜”，让人仿佛看见渤海贵族对

镜整理幞头的侧影、前往大唐的学子正模仿

长安士人的妆容、中京守将在出门前审视铠

甲上的璎珞、即将向大唐朝贡的使臣捧起

“方物”贡单练习礼仪……

朝贡的“方物”中，除“卢城之稻”外，还

有诸多珍贵物产，最贵重的是神草人参。渤

海之民深知人参灵性，它生长在山谷的黑土

中，根似小儿，长须飘逸，是汇聚天地精华之

物，获取不易。采参人常常要深入人迹罕至

的林海深谷，很多时候只有在晨光熹微、露

水凝重的时刻，才能于绿草丛中瞥见那朵闪

着红光的参果。这株生长于苦寒之地、拥有

神奇力量的植物，备受大唐瞩目。唐显庆年

间编撰的《新修本草》记载人参能够“主补五

脏，安精神，定魂魄”，这自然而然成为渤海

国贡品中的顶级珍品。

西古城作为渤海国中京显德府，是人

参、鹰鹘、雕鼠、位铁等珍贵贡品汇聚的起始

之地。朝贡道上满载各类贡物的驮马终年

往来不绝，年复一年，驮马在茂密丛林与广

袤山野间艰难跋涉，路途遥远且充满艰辛。

尤其到了深秋时节，从西古城出发的马

队朝着长安前行连绵不绝。那些装在贡盒

里的人参，凝聚着渤海国的山水气韵，仿佛

有灵识一般，知晓自己即将踏上这漫长旅

程，要穿越千山万水，前往传说中金碧辉煌

的皇都，一路上安静而从容。朝贡道漫长幽

深，押运贡品的渤海士卒面容因长期风吹日

晒而变得黧黑，眉间刻满岁月的风霜。他们

无暇照镜，悉心呵护着这些凝聚着故土山林

魂魄的灵物，它们代表着渤海国献给遥远长

安的赤诚心意。

在长安宫阙深处，人参最终被放置于华

贵的玉盘与金盏之中。当来自渤海的人参

几经辗转，终于抵达这座辉煌殿堂时，大唐

的贵人们手擎温润玉碗，啜饮着源自渤海的

参汤，那遥远山林的精气便悄然滋养着帝国

的中枢，为这个庞大的王朝注入一股北方大

自然的神秘力量。

大唐帝王们在饮完微苦的参露后，一定

也曾对着铜镜端详自己的容颜，审视有无焕

发新仪；或许正是这些帝王赏赐下了“贴银

鎏金珍禽瑞兽菱花镜”的御物。大唐的匠人

也沿着朝贡道千里迢迢来到今日西古城，与

渤海工匠在炉火边研究镜背如何铸画神异

的世界……

然而千年时光转瞬即逝，渤海国已消逝

在历史的烟尘中，西古城也归于沉寂，化为

一片黄土。中京显德府连同它的一切瑰宝

被历史洪流淹没。如今这方出土于渤海古

墓的精妙铜镜，只映出后来人模糊的面容和

头顶那片亘古不变的苍茫天空。

镜像人间，古今洞彻。沿着吉线G331，

去探看西古城和历经千年岁月雕琢的“贴

银鎏金珍禽瑞兽菱花镜”，它带给后世诸多

关于一个文明古国的隐秘回响。那些珍禽

瑞兽既彰显着大唐的雍容华贵，又蕴含着

渤海民族的审美意趣，镜上流转的鎏金光

泽和至今山野里绽红的参果，宛如历史长

河中闪烁的星光，照亮了华夏民族融合的

恢宏画卷，让后人得以在斑驳的岁月痕迹

中，俯身赏阅吉林大地曾经的辉煌光彩与

绚丽火花。

镜照西古城
□王永新

金托玉带銙

渤海三彩女俑

渤海三彩女俑

渤海三彩男俑

三叶形金冠饰


